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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深

洪深（ ，字浅哉，学名洪达。笔名庄正平、乐水等。

出生于 年赴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 岁考入清华学校，

留学，就读于俄亥俄州大学攻读陶瓷工程，后转学哈佛大学专攻戏

剧。 年回国，除在复旦、暨南、山东、中山、厦门、北师大等大

学任教外，主要从事戏剧和电影编导工作。

洪深是集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和教授于一身的“全能”剧

作家。早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写了第一个有对白的剧本《卖梨人》和

多幕话剧《贫民惨剧》，留学美国期间又编创了英语三幕剧《为之有

室》、独幕剧《回去》和以反帝为主题的三幕话剧《虹》。 年冬

创作成名之作《赵 年加入戏剧协阎王》，次年亲自参加演出。

会，后参加并领导复旦剧社、南国社，改译、导演了《少奶奶的扇

子》、《黑蝙蝠》、《第二梦》等，并借机废除男扮女的陈习，在中国戏

剧史上首创了较完整的导演制度，把舞台美术提到应有的位置。

在此期间，洪深还力主消除文明戏弊端，把“爱美剧（”业余演剧）改

称“话剧”，被戏剧界采纳后“，话剧”的命名由此开始。 年加

入“左联”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后，相继写出展示江南农村农民生活

与斗争的《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三出戏组成的 农村三部

曲》。这组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意义的剧作是他一生重要的代表

年洪深任《光作。 明》半月刊主编，积极提倡“国防戏剧”，执

笔写成《走私》、《咸鱼主义》等迅速反映抗日救亡现实生活的剧作。

抗战爆发后，洪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戏剧科长，

组织了十几个抗敌演剧队，并相继写成《飞将军》、《米》、《包得行》、

《桃花晚宴》等反映战时军民生活的剧本，导演了《再见吧，香港》、

《法西斯细菌》等剧。抗战胜利后则有《鸡鸣早看天》、《女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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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剧本问世，同时导演了《丽人行》等剧。洪深在话剧方面，一生共

有 余部，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较强的现实性，大都结

构严整，风格朴实，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种种探索和创新。

洪深 年就以拓荒者的姿态投身电影界，同时兼任电影的

编、导、演工作。他创办并领导中华电影学校，先后创作了《申屠

氏》、《冯大少爷》、《爱情与黄金》等电影剧本，为中国电影艺术首创

了文学剧本样式。 创作了蜡盘配音电影剧本《歌女红牡丹》。

次年创作《旧时京华》，并用自己从美国买回的有声影片器材拍

摄，使该片成为我国第一部片上发音的 年创作了有声电影。

最享盛名的反帝影片《劫后桃花》。此后还有《香草美人》、《时势英

雄》、《新旧上海》等。洪深编创电影文学剧本也有 余部，为电影

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洪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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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阎　 王

（独幕话剧）

登场人物

（以登场先后为次序）

赵大 赵阎王

老李

小马

营长

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个

前清县官

衙役多人

妇人

老者

洋人

洋奴

土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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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第 　　一 幕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军营里面，这军营所在，本是一个荒

村。这荒村却离城不远，这城内便有万千居民，正是人烟稠

密，市场热闹。这荒村内除了一家粮食店，五百个兵，没有别

的人家。这一营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点得洋灯，生得火盆

的，就只营官们居住的的几间屋子。

这一间屋子，便是营长的卧室。靠后壁尽左，放着一张军

用三折铁床；床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头，粉红湖绉的被，靠

左边安着一张上有装镜下连衣柜的矮桌，桌上手枪一支、军刀

一把和除下来的军帽、解下来的皮带，还有粉盒、香皂、镜箱、

香水瓶等，横七竖八的堆着。右壁上悬一轴美人画，画右有

门，通着院子。画左钉上，挂几件营长的军服，从壁上偏左有

四方纸糊小窗，现时关着。窗前堆了两只木箱，都有军需课封

条。屋左床前，小炭火盆内，还有余火。屋右当地，放着小方

桌子，四把椅子。桌上两盏洋灯。一盏未点；一盏点着，却是

无甚亮光，想是油尽快灭了。

右首的门，猛地开了，走进一个人来：身上穿的灰色军服

又旧又脏；褂子上的钮扣有好几个早已脱落；腿上也无扎布，

只散着脚管；一双老棉鞋，当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点张口。

他弯着背，耸着肩，满脸都有纹路，鬓边微微灰白。他没精打

采，很是疲倦；虽只四十来岁的人，然而世上的风波经得多了，

看来却像五十出外。

他手里拿着一把磁茶壶，想是刚冲得一壶滚水。进了门，



第 5 页

转身把门关上。在方桌上取了一个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

慢地喝着；又把两只手捧着热茶壶暖手。茶喝完了踌躇了半

晌；忽然想起他本来要做一件事，连忙将茶壶放在炭火盆上温

着，又略略拨了拨炭；拖过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暖；忽地

走到纸窗边，朝外望了一望，摇摇头自言自语地打算起来。

赵　　大　　这是多早晚哪！许有半宵多哪，早哩！还得一会儿工夫，

才会回来。（看着门）咱溜吧！回到自己棚里，找点什么

吃的，再睡他一个大觉。这十六圈麻将，总得四更天，才

完得了。他妈的，今天真冷（！走到门旁，忽又转念）算了

吧，还是好好的当差吧！这几天营长输得多啦，咱也就没

交好运，碰上都是钉子，回头屋子不暖啦，热茶没有啦，咱

是干什么的！（坐火盆旁）这清茶愈喝愈饿得慌。（对着

火盆呆看了一刻，觉得身上冷起来；浑身打战，在床上拽

了一条粉红湖绉被，裹在身上，重复坐下，才要打盹，听得

门外一响，赶快立起，把被放还，那门外却再无声息了，便

骂道）没有回来，活见鬼么！

有人把门轻轻偷着开了，伸进头来，低声唤道“：喂！

赵大哥。”

（转身，低声）是你赵 大 在外头装孙子呀！敞着门，热气都跑

啦，要进来，快进来，老李。

老李也是个军人，不过二十多岁，军服虽是旧破，精

神却还振作，他蹑着脚走进来，小心关上了门。

老 李 这儿就是天宫啦，你上咱棚里去睡去，不冻结实，才怪呢！

（指床）今儿输赢大啦。

赵 大 知道！

老 李 王排长赢了也不敢说歇，多半非干到天明不可。

赵 大 哪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灯）一宵总得点两盏灯的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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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李 （从怀内取出一瓶烧酒来）来一杯吧！

赵 大 （桌上取了两个茶杯，把酒分开喝着）好白干！

小铺子的掌柜，进城来着老 李 ，捎来两瓶，一瓶卖半块钱，真不

讲理；独家的生意吗！村里也没有第二家粮食店。

赵 大 小铺子不是不肯赊账吗？（听着话，一面他将原点的灯吹

灭了，另 点了一盏。）

老 李 肯，听说快关饷啦。

赵 大 听谁说的？

老 李 小马。

赵 大 小马不能知道。

老 李 嘿！（吃了两盅闷酒，对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即说来

意）赵大哥，您跟着营长当差，比小马可知道得多啦，我说

大哥借几个钱行么？

赵 大 （笑起来了）和尚碰见秃子，两头都是光光的。

老 李 别说这个，您比咱们好！

赵 大 打哪儿好起来？咱们当军人的，指着的就是饷；这营里好

几个月不关饷啦，谁还不干！

老 李 您也是真没钱哪！

赵 大 （说反话）有钱。这有五个多月，没见一个大饷啦，谁家王

八孙子的钱多着呢！（咒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恶气）老

李，这还是走着一鼻子的好运，每天没有断了口粮，等着

吧！

老 李 （愤然立起）等着！这不等着么？咱们是苦差使呀！几两

银子的饷，就是他妈的卖命钱！大哥们一条命，就值得这

八两银子一个月，还要欠着五个多月么？咱们为什么来

着！

赵 大 真是。

老 李 天下没有会当差不会吃草的王八蛋，一匹马还要吃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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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饷，是半年不发，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的差，开

的仗，哪怕他妈不关双饷，总有法子找补找补。打死啦，

也算啦。大哥！我这话对么？

赵 大 对！对！（默然有感）我想都有个命，咱们命该倒楣。

老 李 当兵也有走运的，你听说过新编的第八十九师吗？本来

是一旅改的，正招着兵哩！不欠饷，给现钱。

赵 大 听说过。

老 李 好多位兄弟们想着：这儿不干啦，欠的饷也不要啦，痛痛

快快的一走，哪儿给现钱，上哪儿去当差。好，年轻不发

财，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

赵 大 （想起从前，又念到将来，不胜凄然）再上别处去吗？

老 李 大哥，您也这么想吗？

赵 大 （又转了一个念头，脸上微有笑容）老李，坐下！

老李不甚明白赵大的意思，糊里糊涂，在方桌旁坐下。

赵 大 咱们皮包着骨头肉的，都有一个运气一个命。咱打十八

岁死了爷，出来找饭；二十多岁当兵，到过两广，出过口

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党，河南拿白狼，什么地方没

有去过，什么东西没有吃过，什么大事没有见过。（顺手

将矮桌上手枪拿起，看了一看）拿着这枝枪吧！有六个

枪弹，只许要七条命，不许要五条命。弟兄们说咱狠似阎

王，咱姓赵的一辈子没有吃过别人家的亏。（得意极了，

拍着胸）今天（！不觉声音凄楚）赵阎王有四十多岁啦，你

看！咱还成个什么东西！（冷笑几声）赵阎王不是没有阔

过（，叹气）唉！好吃的，好喝的，金表、大洋钱，到手还有

不要的么？可是命里没有，水里来，他汤里去，发财呀！

姓赵的不打那么想啦！

老 李 大哥在这儿饿得乐啦。

赵 大 咱不乐，咱也不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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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李 打脸水，倒溺壶，沏开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着夜，招骂，

挨嘴巴，做奴才，做猪，做狗，这还不乐！

赵 大 你骂人，我打死你！

两个人睁眼对看了半晌，便似两位凶神。

老 李 （不愿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气）大哥！咱是替您冤得慌，

有了发财的路子，不能不跟您提，南边北边，招兵的地方

多着哩，去呀！准有好处。

赵 大 （是过来人的话）南边北边么？反正总是一样啊。

老 李 不，您听我说，咱们营长上头，不是五爷么？五爷不算大，

只管一旅几千个人，上头有师长，管一万几千个人，这上

头还有大帅将军，他有钱有势，京里的总统都比不上他，

譬如说吧⋯⋯

赵 大 这个我全晓得。

老 李 我提的这位招兵的主儿，也算是师长，可是管着一省的

兵，就有一样好处（，凑近，郑重说出）是咱们这儿大帅将

军的仇人。

赵 大 这是怎么说？

老 李 不论什么人，他都肯收留；要是吃过饷，当过差的，还许派

个连长；要是在咱们这儿大帅将军手下不干了去的，那是

格外的红。

赵 大 咱就不信！

老 李 这是新鲜事，头几年不这么着，敢不是因为仇大了。（停

了一停）管他那些么？他们有仇，是咱们的好处，咱们去，

还能不红么？

赵 大 （摇摇头）你说得多么容易！

老 李 溜！

赵 大 溜得了么！

老 李 行！打这营里出去，别向西！向西十来里地，就是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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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多热闹，给人瞧见，那就不方便啦，出去冲北，不到二

十里地，有个大松林，周围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连成

一片，这个林子，白天进去也是漆黑，本没有道儿可走，地

上尽是枯叶、烂树枝、死老鼠。这个林子，枪打不到，眼看

不见，就有千军万马，也是无用。要再一乱一迷道，还许

进不去，出不来。像咱们人少，认定了方向，穿过林子，走

过山，那就离得他们远啦，怎么会溜不了！

赵 大 不许他们绕着道儿过山呀？要是给他们追上⋯⋯

老 李 绕过山来，咱们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赵 大 追上拿住，这是枪毙呀！

老 李 （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你拿枪毙来吓唬我呀！

赵 大 逃跑拿住，这不比是喝醉了酒，耍个钱，打坏了人，或者玩

个把闺女，犯了这几样，还可以求得下来呀！你逃跑，好

嘛！上头花了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上气讲打，咱

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

他的粮，要呕别处干去，太不懂得恩典啦！这花钱的大

帅，不枪毙你，枪毙谁？

老 李 都行！这是拿住了的话。（心里不服，出语强硬）可是老

天爷全看见啦，吃粮当差，凭什么叫恩典哪！有什么好

处，到过咱的身上来？

赵 大 你去那别处，准好 好么？许多么？（苦口劝他）准比这儿

准有好处么？

老 李 有拿着现钱招兵的。

赵 大 对呀！不欠饷给现钱啊，（问他一句，言外有意）给多久

呢？

老李无话可答，连喝了两杯酒，坐下自己寻思。

赵 大 给不了几天的饷，银子也完了吧！

老李喝酒，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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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大 再说，你的新弟兄们，许不如这儿旧伙计，倒同过甘苦的。

你那位新大帅，许比咱们的脾气更坏，侍候不对，就要吃

亏。

老李回过头去，不要听。

赵 大 再说现今的世界，哪一个营里不闹穷？哪一位骑着马挂

着刀的，不指着讹诈欺骗，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们、

发了财？（加劝一句，声音恳切）到处都是一样啊！你将

就点在这里蹲着吧！

老李狠狠地睁了他一眼。

赵 大 再说你自己就没有安着好心，人家就有好处到你么？你

还想着红起来，当连长，做热梦么？

老 李 （立了起来，颇有 点醉意了，身子摇晃着，口齿不甚清楚）

咱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他并不很醉，不

过借着一副酒脸，胡说乱道）官高钱多，天下通行，今儿的

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小的坏事，是挨骂

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

要的是功名、大洋钱。什么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远远的

去（！提起脚来待踢，却跌坐在椅子上。）

赵 大 你醉啦？

老 李 我说的是实话！

赵 大 走吧！走吧，走吧，歇歇去吧！

老 李 我说的是好话呀！

老李立起来，脚下还是不稳，赵大过去搀扶，被他一

把推过。他慢慢地走到门旁，在门上摸了两摸，摸着转

手，开了门；那冷风迎头一吹，他立住了脚直了腰，深深地

吸了两口气，人便明白过来，恍如梦中初醒，往屋里四周

一看，见有一个人正呆呆地望着自己，那人正是赵大。他

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便似失落了宝贝，重又拾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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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得意，转身重复关上了门，一步步走过来。

老 李 大哥，你瞧！我怎么就糊涂啦？我把正事给忘啦。

赵 大 你还有什么正事？

老 李 咱要借支几个月的饷，好过个下半世。

赵 大 （觉得怪极）借⋯⋯饷⋯⋯

老 李 就是，就是！

赵 大 上哪儿去借？

老 李 问这屋子借！

赵 大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啦！

老 李 这屋子里的钱多着呢。大哥，我跟你商量，这件事你别跟

别人提，营长，他富着呢！

赵 大 啊啊！富着呢！

老 李 这件事秘密着 大哥，我没喝醉 小马呀！他呢！

说的，他知道，他看见的！也是碰巧，小马说，咱们的饷，

早打上头领下来啦，两个月的，有八九千块大洋⋯⋯

赵 大 （不耐烦）没有的话，领来了饷，怎么会不发呢？

老 李 那就不许么？营长准是有个用意啊！赵大忽然立定了，

自己寻思起来，并不答言。

（以为赵大未曾听见，接着又说）大哥，他这九千块钱老 李 的钞

票，营长一个人藏着，都在这屋子里呢！

赵大摇摇头。

老 李 是真的，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机会，过两天这饷就许发出

去，那就迟了。

赵 大 （断定这事是子虚乌有，在他虽是旁人，却义当将此事的

是非虚实辩说明白，他是真心实意，并无虚伪，所以字字

说来沉着响亮）饷！确是没有领下来咧！

老 李 （不服）咄！不讲理么！

赵 大 （十二分信得过）我知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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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李 营里五百个弟兄们，都不知道，小马问过排长，排长都不

知道，你⋯⋯

赵 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 李 你凭什么，就能知道？

赵 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地说）营长的事，就是咱的

事，营长心里的事，没有不跟咱明说的。要是打早领来了

饷的话，必然打早跟咱提饷过啦；这前后一字不提，准还

是饷没有领下来。

老 李 大哥！我没有喝醉，你才醉咧！

赵 大 你就不信，咱们营长，还能瞧得起个人。

老 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骂你王八蛋，打你的嘴巴！

赵 大 （直认）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当做个人看待来着，

他使用着咱，他信咱。（转缓，反是语语沉痛）当初咱惹

下大祸，东奔西走，无地投奔；咱说，一个人，难道真是一

点天良没有么，倘若有人肯将我收留，让我改邪归正，咱

从此以后，准要做个仁义之人；咱到这营里，侍候着营长，

早早晚晚，差不离也四年啦，才有今日；营长把我当做他

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一齐交托予咱，有不能

对人家说的话，也对咱说，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也不背

着咱，这是为了什么？营长口里不说，咱心里还能不知道

么？这是营长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报恩，所以他使

用我，信我，哪怕他骂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别说这九

千块钱，就是九万块钱，也不肯欺瞒咱姓赵的呀。

老 李 （听得这番慨然直 手 ）大谈，便知取银非易，却还不肯歇

哥，您这个话，说得真明白呀！营长有事，不肯欺瞒了

你，为的是他念着姓赵的好处，大哥，姓赵的真好福分呀！

赵大看了他一眼。

老 李 （连着说）胡金标受冻成病，不能上操，汤药不全，睡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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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受罪，营长没念着呀！张得胜赊人粮食，领不着饷，还

不了账，跟人口角打架，回来记过，监禁三天，营长没念着

呀！诸位弟兄，让人支过来，摔过去，赶着，骂着，好似四

蹄落地，不会开口的牲口，一句话回得不合，三十、五十军

棍，打完啦还得支撑着伤痛，谢恩当差，营长没念着呀！

干了这个扛枪的买卖，处处招恨，做了好事，满不提起，坏

事不论什么，都归在咱们身上，祖宗八代，都给人骂够啦，

营长没念着呀！京北战事，弟兄们糊里糊涂，伤伤死死，

到底图了什么，几百人埋在一坑，上无墓土，下无棺木，营

长没念着呀！有人把咱们当做人来着？

赵大皱了眉，默然无话。

这领来的饷，咱打听得老 李 确实，计算过多时；这又不是营长

自己的钱，藏着不发，多半是存了克扣军饷的心，他的来

历不明，咱们以贼偷贼，也没罪过；洋钱到手，立刻别处投

军，他也许怕人议论，不敢声张；就使拿咱，咱们穿过林

子，远走高飞得久了！

赵大仍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这屋子里的银子，就您大哥知道，别人翻箱倒老 李 笼的费事，

还许找寻不着；况且您是家猫，咱是野猫，哪儿有撇下了

您的道理；我今晚此来，本为邀您同道而行，指着钱，跟您

讲话，无非为此啊！

赵 大 别说没有饷银，就是满屋子堆着，营长派咱在他自己屋里

看守，咱也不能干这个昧心的事！

老 李 （未肯决裂）大哥，您呆守着干什么！难道您还有什么指

望么？还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为什么不趁着头上有

黑发，嘴里有白牙，混几天快乐日子过过？你说营长念你

好，信用着你，您记不得王狗子么？他跟咱们的（低声）旅

长，多年朋友，多大的情分，怎么后来王狗子的命，还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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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长手里呢？

赵大听他提起王狗子的事，忽然大怒，脸色改变，眼

都红了。

老 李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们不去投军也罢！这拿性命挂上

枪尖儿上找主顾，不定哪一天，就许亏折了老本，大哥有

了这几千大洋，回乡还不够下半世的嚼裹么！大哥！大

哥！

赵大不应。

老 李 （性急起来）这银子在哪儿藏着，您给指出来吧！

赵大看得此事无法了结，他只不回答。

老 李 （又恨，又急）这银子我是吃定啦，咱就是要借用几千，今

天不成不散（，恶狠狠地）豁着吃人命官司吧！

赵 大 好无法无天的话，你人不怕，鬼不怕，你不怕（指着天）老

天爷么（？抬头一望，不寒而栗）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

看着哩，报应有迟早，谁也放不去，谁也跑不了，杀人的偿

命，有冤的报冤！

老 李 （蛮）谁他妈的不要发财的？别搅了人家的事，咱们白刀

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送他妈的一条混蛋狗命上西天！

赵 大 （定）赵阎王老啦，拳头还不老，别说银子，这地上的尘土，

也不许谁带一点去！

老 李 你可真是尽忠报国呀！（口里说着，两眼只顾在屋里四周

打量。）

赵 大 干什么？

老 李 （三脚两步，走到矮桌边）寻一寻！

赵 大 （上前拦阻）干不得！

老 李 混帐！（就是一拳）

赵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声。

老李得了空，慌乱着搜寻屋里所藏的军饷，先把床上被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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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起，不见有物；急将矮桌上层抽屉倒翻在地，一看也不

过是旧书烂纸、碎布破鞋；连忙拉开下层屉子，只见满满

盛着许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摸，想是里面藏着东

西，急切中看不真，便把屉子拖到方桌边，就着灯光仔细

翻寻，长衫短裤，丢得满地，提出一个衣包，一顿撕扯开

了，可是衣服之外，别无银钱；他气极，将包摔过一边，蹲

下去，弯着腰，再待摸索。

赵 大 （这时已经醒回来，扶着墙勉强立起。桌子上的手枪，一

把捞在手里）扔下！

老 李 好东西（！霍地立起，捏着拳头，转过身来待打。）

赵 大 你（！擎着手枪，对准老李。）

老 李 （改口）咱们也是老伙计们！⋯⋯您看！⋯⋯（人急智生）

这是图个什么（？说到什么两字，猛扑赵大，夺住右臂，三

扭两捏，将枪打落在地，一脚远远踢开。）

赵 大 （顺势抱住老李，口里大呼）拿强盗！拿强盗！

老李舍命挣脱，赵大死也不放，两个扯抱在一处，只

在房子里转，床铺拉翻，桌椅碰倒；正打得一片声响，只听

得那屋外也是万声齐起，人语嘈杂，脚步往来，并那警笛

经人紧连吹着，一递一声，嘘嘘地叫。

老李将赵大狠狠打了几拳，按在地上。

赵大渐渐支持不住，但仍抱着两条腿，不肯放松。

老李一步步向门退走，把赵大的身体在地上拖。

只见几个武装军服的人，推开门，抢进来，先揪住老

李。随后进来的一个，虽也穿着军裤皮靴，上身却是一件

黑缎对襟皮马褂，头上不见军帽，却戴着红结小瓜皮，他

服式不伦不类，固然可笑；但他有一种气度仪表，便像个

行权发令的身份。那警笛已是住了，屋里外的兵，都候着

他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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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李 （用力挣）哥儿们！⋯⋯放手！⋯⋯这不干众位的事！

兵 营长拿你！

老李方不言语，心里恨恨，虽知身犯军法，他生性强

横，也不畏惧。赵大还躺在地上，未曾放手。

营 长 （踢踢他）滚起来！你说！

两个兵，半拖半提，将他拖起，站在一旁。

营 长 这成什么？

赵 大 （一路喘着）回营长的话，李连成杀人放抢⋯⋯安心害人，

他要打抢⋯⋯在屋里寻出饷银，都要算他的！

营 长 谁说这屋里有饷银？

赵 大 营长问他⋯⋯他好不是东西，喝酒闲谈来着，说的都是混

账话！

（看屋里天翻地覆，桌上还有酒瓶营 长 ，心中大怒，拿酒瓶掼得

粉碎）混账东西！你们不是自己找死，整营的人，都闹了

起来啦，我不重重办一办，我不用再干营长，你们吃着

粮，老实当差不好，想造反，很好！很好（！对护兵说）拉

出去！锁他在院子里，替他醒醒酒。（对老李）今日我没

有工夫，明天拿军法来慢慢地问你，枪毙你，还不省事！

老 李 姓赵的，你听说，咱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老子活着不能

见你，做鬼也是后会有期，你记着点儿吧！

护兵将老李拉出。

（营 长 追呼）小马！

小 马 （在门外应）咋！

营 长 去回排长王老爷，就说没有什么大事，牌可以打下去，教

他们别散，我还要翻本，我就来！

小 马 （门外应）咋！

赵 大 （拾起衣服，慢慢折叠）还好！没有丢东西。

营 长 （到底信不过，自己关上门，从床下拖出一个手提皮箱，开



第 17 页

了查看，上面也盖着几件旧衣，底下却藏着一包一包的，

都是钞票，匆匆点了数，见确是一无短缺，并未翻动，才放

下心。转又恼怒起来）这个东西该死，真要抢去饷银，我

才白忙得冤哩！哼！现成便宜的事！（取出一卷钞票，重

将皮箱关好，藏在床下。）

赵 大 唉（！立刻缩住，他乍见了这许多钞票，很吃一惊，方知老

李说的话不差，营长竟然背着他私藏下饷银了；他心里痛

苦，真比刀割还要难过，一肚子说不出的恼恨，代人固然

不平，自己也灰心，便抒发在这声抑遏不畅的叹息中；停

了手，张着口，眼睛盯着营长，只是发呆。）

营 长 （瞪了他几眼。很有气，叽咕骂着）狗样子（！钞票放在怀

里，待走出去。）

赵大走到门侍候着。

营 长 （走到门口，忽然立住，看了赵大两眼，拍拍地一连打了几

个嘴巴）混蛋！这儿是什么地方，闲杂人可以进来的么？

嗄！你看的什么屋子！

赵 大 （不敢分说，不敢躲打）咋！咋！咋！

营 长 你随便得很，还让李连成来喝酒闲谈，胆子大极了！明天

饷银如有短少，我都问着你，可恶的东西，我有工夫来收

拾你（！说完就走，砰的一声门关上了；那脚步声，愈走愈

远。）

赵 大 （眼睁睁地。半晌不动，慢慢转过脸来，瞅定了那床下皮

包，好似寻着仇人一般，所有怨气，都要出在它身上，汹汹

地冲过去，急待动手，忽又立定，再三按捺，勉强制住，逼

出一声狂笑来）啊啊！菩萨神灵，瞧见了没有（？挥臂，问

天）凡人存着好心的，有天良的，老实的，讲究忠义的，都

是傻子吧（？恨了一回，自想何苦，那睚眦必报的行为，就

做来，也不值得，摇摇头，摆摆手）为人还是做一个傻子的


